
杜维明：知识人曾经代表天 现在却出现认同危机 

当我们谈论知识分子时，我们往往离不开谈论政治。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知识分子

的底线和操守在哪里？这是人们一贯感兴趣的母体话题。在接受腾讯文化"问诊知识分子"

系列专题采访时，中国当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先生谈到，"我们需用'知识人'来审视中

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  

  在杜维明看来，中国古代的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曾是当家作

主。然而，古代的知识人不同于当下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知：知识分子一定要跟体制划清

界线，有抗议精神，否则你就不是知识分子，杜维明称这条认识知识分子的道路在中国注

定走不通。因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虽然发展为一个阶层，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政治"，知

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毛和皮的关系，不存在"毛之不存，皮之焉附"的问题，当前中国

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阶层。与之相对地是，法德等国的知识分子也与政府关

系密切，风骨却能够维持相对独立，甚是滑稽。  

  那么，理想化的主人翁"知识人"何日才能跳脱当前从属和被支配的状态？对此，杜维

明坚持"乌托邦"式的理想信念："从儒家角度理解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

中寻求不同定位。加之社会多元的倾向，媒体、企业、学术以及各种政府组织会发生基于

各自特征的多元化进程。面对儒学何时振兴的质疑，杜维明回复：儒学的复兴需要经过两

三代人的努力，也就是说，面对知识人的认同危机我们需要找出一个比较宽和的方式，那

时，一个全新的局面将打开。  

  如下为杜维明参与"问诊知识分子"访谈中，与腾讯文化对话实录：  

    

  腾讯文化：在您看来，历史维度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状态，屈原的悲剧属性

是这一阶层的常态还是个案？  

  杜维明：我用知识人这个概念来审视这话题。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

他有良知理性，他有抗议的精神，他所考虑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不仅是知识层次所带来

的经验以及方法，而是它给予所有人的福祉，事实上这个命题在中国应该是孟子所代表的

观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此，孔子也有很深刻的认识。  

  那么在大环境来看，知识分子应该就是一个民族的主人翁，虽然实际上我们常常看到

知识人被边缘化了，或者是受到了各种不同政治的干扰，但是在中国老的传统中，孟子所

代表的传统甚至在更早的年月里，中国的治理生态就是以贤人政治出现的，知识分子就不

仅仅作为一个服务阶层存在，它是使得社会跟秩序的意义及价值能够维系的群体。  

  所以我觉得像孟子，他对于社会的认识有分工这一观念，每一个社会都应该有农人有

工人有商人，他的重点是说明了为什么要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为了维系这个社

会，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向领导阶层争取，同时也让领导阶层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所以它是能够使上情下达的一个群体。  

  中国古代知识人甚至可以代表天，他掌握的资源非常丰富，他在社会治理中当家作

主，端午所体现的屈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是悲剧的，但这个悲剧使我们能够对知识分子的

良知理性以及重要的社会角色加强理解，我相信屈原的悲剧是个例外，一般讲中国古代知

识人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和状态应该是当家作主。  

  腾讯文化：在您的观念中，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风格的形成受到了哪些影响，比较西

方，他们的状况又是怎样的  

  杜维明：其实我感觉到现代意义下的知识分子概念多半来自俄罗斯，这个群体在普遍

认识上有如下特征：首先是对现实的认知精神；再就是他们一定要跟体制也就是既得利益



群体划清界线；第三是这一群体从本源上要代表更宽广的利益；第四是必须要有抗议精

神。中国知识分子受这些判断的影响很大，他们认为加入政权的或者跟政权有密切的关系

的都不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要表现抗议精神，实际上这条路走不通，从法国、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来看，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美国重要的知识分

子也会在政府中出任要职，德国大学教授的社会识别与政府官员差别亦不明显，美国大学

有名的知识分子及其影响力，对他们是一件何乐不为的事情。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现代意

义的知识分子是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但是他的知识分子风格能够维持相对独立，他

的良知理性相对独立。  

  腾讯文化：如您所言，这是否意味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发生了某些修改？  

  杜维明：不仅修改，它正演进为一个阶层，也就是所谓的知识阶层，甚至有一种观点

认为它具有职业属性，知识人变成一个职业，美国讲过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或者学术作为一

种职业，政治职业和学术职业这两个是不相容的，政治职业靠的是责任，学术职业靠的是

对真理的追求，那么今天大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 1949 年以后，性格上改变的非常

大，真正当家作主的是政治，共产党作为政治（独一无二的支配地位--编者按）带来了很

强烈的反应--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演化成了一个毛和皮的关系，知识分子靠政治的力量来

维持，所以知识阶层就成为了为政治服务的阶层，媒体就是人民的喉舌，包括科学学界在

内的学术界转变成为某种职业团体，那种传统中国的抗议精神，以及俄罗斯知识阶层所代

表的跟体制以及既得利益阶层泾渭分明的划分已经荡然无存了。  

  腾讯文化：这种关乎知识分子属性的调试是仅基于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的还是一个全球

性的进程？  

  杜维明：这种现象是全球的一面，但我想我们的情况更为特殊，原因在于我们从意识

形态层面上看，真正掌握最重要话语权的机构是宣传部，所以包括社科院及大学在内的各

领域，又因为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接受了基础结构和上层结构关系的这种认识方式，他们

认为最重要的基础结构是经济以及作为其决定因素的生产方式，所有跟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都属于上层结构，所以这一阶层在社会上起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这种作用甚至不能用"非

常有限"来评价，对于被无限放大的经济基础而言，它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腾讯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是否具有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杜维明：有这样的关系，比如说《孟子》里面提到的概念，有劳心跟劳力，劳心是自

为，劳力是自愿，看起来好像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孟子的思想里

面，劳心者是靠人家吃的，所以真正当家作主的应该是人民，从这个"人民"的概念出发，

可以推导出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知识分子应该为真正的人民服务，可

是在中国现行的政治生态下，这个角色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腾讯文化：在您看来，生存在当下政治生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存在独立的可能及

其空间？  

  杜维明：我逐渐相信由于社会多元的倾向，会导致媒体、企业、学术以及各种政府组

织发生基于各自特征的多元化进程，我认为这进程有两点主导因素，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政

治、经济以及社会三者的领域相对独立，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仍然是政治领域，我的朋友

傅高义在谈到美国和中国的最大不同时认为，中国的政治力量特别大，所以其他的所有力

量与政治力量间都是依附的关系，而美国的社会力量更大，所以联邦政府的政治行为只是

多种社会力量博弈而产生的结果，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了新的发展，就是极大的政治力量希

望能够给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我还是相信政治是以主导的姿态

出现的，在这个空间里，知识分子能够独立运作的可能性只能是相对减少。  

  腾讯文化：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始终面临的对手其实是不同社会力量之

间的角力，而这一阶层本身只能从属于一种被各种力量支配的状态？  



  杜维明：我的看法不只这样，傅高义也许这样看，我看的基本是参照儒家观念中的中

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往往能够在讨论的初期被我们厘清，在理想化的知识分子

当家作主的状态下，他们能够促使政治力量乃至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调。从这个角度讲，

他是全方位的参与者，所以他可以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中寻求各不相同的定位，整个社会

之所以成为社会，靠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这一群体的批判自我意识进行维系，所以知识分

子即使在如明代那样黑暗的政治环境中遭受了极大摧残，却仍然会诞生顾宪成在东林书院

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很明显，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在这个匹夫有责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大的传

统我相信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  

  腾讯文化：包括列文森在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儒家思想在产生

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谓的只

在心底像古玩般的被珍爱着"，这是否意味着在您提出的儒学三期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的

儒学精神回归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困难，这种由现代性进程而来的式微是否已不可逆转？  

  杜维明：我想不是这样，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证明，或者说希望证明列文森的判断至少

是片面的，虽然这算不上是错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

冲击以后，亟需寻找一个新的定位，在救亡图存这一意愿的驱动下整个民族迸发了强烈的

爱国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被边缘了，而且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让西方学习儒家

可能会是一种障碍，在这个氛围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认同危机，一方面他在感情上

与中国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会断，可他又要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价值。但是他们在

感情上对西方的价值又是不完全赞同的，甚至因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西方有强烈的反

感。就在这样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心态下，我认为儒学的复兴需要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也

就是面对知识人之间的认同危机找出一个比较宽和的方式，所谓儒家传统赖以生存的政治

结构崩溃始于满洲（满清统治--编者按），满洲的帝制结构使得纯粹政治化的儒家受到了

很大创伤，但真正的儒家精神是每个人只要自己一人就可以修身，所以只要是有中国人还

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他个人基于社会层面的政治影响力一定是存在的，列文森很

有可能低估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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